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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人的博物理性世界
———以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为中心的探讨
柯丽玉
(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中国古代的谱录著作均是带有博物性质的文本。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
部牡丹谱录，探讨其知识属性，可以发现其在博物文本体例、知识呈现方式、博物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上
都成为后世牡丹谱录的典型范本。周师厚《洛阳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谱》很明显地在模仿和传承着
欧《记》。欧《记》具有的博物典范作用，深刻影响着后世博物君子们，展现出宋代文人的自然观和丰富
的博物理性世界，推动着中国古代的博物之学逐步向科学理性靠拢。
关键词: 欧阳修; 牡丹; 博物学
中图分类号: K2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3910( 2019) 05 － 0015 － 08
① 本文所引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周师厚《洛阳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谱》版本是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6 年 3 月出版的欧阳修等
著、王宗堂注的《牡丹谱》一书，因文中出现较多直接引用文本论述的内容，这里统一作注。
② 对宋代产生的牡丹谱录数量，各家统计不一，有 17 部说、19 部说和 21 部说。
③ 关于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与《洛阳牡丹记》两者的关系，学界观点不一，有视两者为一部书者，有视两者为两部书者。缘起于
不同《说郛》版本对两者的收录情况不一: 涵芬楼本《说郛》收录有《洛阳花木记》，而无《洛阳牡丹记》，但《洛阳花木记》的“牡丹叙”一章
就是《洛阳牡丹记》全文; 而宛委山唐本《说郛》将两部书都收录，但在《洛阳花木记》一书中不见“牡丹叙”。在此笔者将其视为两部书，文
中重点讨论《洛阳牡丹记》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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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学界对欧阳修的研究基本集中于
他在政治、文学、史学上取得的成就，殊不知，欧阳
修还是一位博物君子。其在博物方面的成就很少
为人关注。作为一位资深的牡丹爱好者，欧阳修
早年于洛阳初入仕途时，一反士大夫追求传统经
典学问之“雅文化”的“正统”，而关注被士大夫所
不齿的实践经验技术之“俗文化”，为牡丹花撰写
专著———《洛阳牡丹记》( 以下简称“欧《记》”) ①。
当前虽有学者关注到欧《记》，但基本没有跳出
“植物学史”和“审美意识”两个方面的探讨。前
者将其视为自然科学文献，用科学的眼光挖掘其
科学价值［1］; 后者将其视为文学性的散文，从文化
审美视角探究情感内涵［1 － 2］。其实，欧《记》还是
一个带有博物性质的文本，而立足于此展开研究
的仅见沈扬的一篇论文。“探讨欧《记》的知识属
性，从古代知识精英的博物传统中，把握欧阳修呈
现知识的方式方法。”［5］沿此视角继续探究可以发
现，作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牡丹谱录，欧《记》
在博物文本体例、知识呈现方式、博物理性精神和
科学态度上都堪称后世牡丹谱录的典型范本，对
后世博物之书的撰述产生了深远影响，充分展现
出宋代文人难能可贵的博物理性世界。
一、欧《记》的成书
《说文》:“谱，籍录也”［6］，“录”，指记载抄写、
采集总录。可见“谱录”为按照事物的类别或系统
编排总录的表册。最初“谱录”指谱牒、家谱，后来
才逐渐演变出系统描述某一类事物的物谱系统，
如南朝刘宋戴凯之的《竹谱》、唐代陆羽《茶谱》
等。宋代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被后世
称“谱录”的植物专著大量涌现，其中牡丹谱录更
是几乎占据了宋代植物谱录的半壁江山。宋代不
仅产生了中国第一部牡丹谱录( 仲休《越中牡丹花
品》，原书已佚) ，而且是中国历史上产生牡丹谱录
数量最多的一个朝代。有学者统计宋代牡丹谱录
共有 21 部②，其中现存者仅 7 部，包括欧《记》、周
师厚《洛 阳 牡 丹 记》( 又 名《洛 阳 花 木 记·牡
丹》③ ) 、陆游《天彭牡丹谱》、邱濬《牡丹荣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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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邦基《陈州牡丹记》、胡元质《牡丹记》。前 3 部
影响较为深远，且在牡丹生物学史研究、牡丹文化
史研究及宋代社会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文献价
值。欧《记》正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的。牡丹在宋代的备受推崇，为欧《记》的创作提
供了时代机遇。
“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早在唐
朝，洛阳牡丹就已经名冠海内，营造牡丹园圃、吟
诵欣赏牡丹蔚然成风。北宋初，西京洛阳成了闻
名天下的最大牡丹栽培中心，出现“大抵洛人家家
有花”的盛况，牡丹不再是皇家贵族、豪绅士大夫
的专属宠物，真正走进了洛阳的每一户寻常百姓
家。洛阳牡丹成了“花”的代名词。据欧《记》载，
洛阳人称牡丹之外的花，如黄芍药、绯桃、瑞莲、千
叶李、红郁李等之类为“果子花”，或者“某某花”，
而唯独“牡丹则不名，直曰花”。洛阳人对牡丹的
喜爱，在李格非《洛阳名园记》里见载: “凡园皆植
牡丹，而独名此曰‘花园子’，盖无他池亭，独有牡
丹数十万本。”［7］园庭全然种植牡丹，且直接称名
为“花园子”，可见北宋洛中牡丹盛况。
不仅如此，牡丹还成为市场交易的宠儿。牡
丹栽种、新品嫁接成为市场需求，由此产生了一大
批专门以培育牡丹为生的花户。欧阳修就曾在书
中记载一位牡丹嫁接技术高超的花户被人争抢的
故事，可见当时牡丹培育市场之狂热，以致当欧阳
修入洛，亲眼目睹牡丹盛况时不禁感叹: “洛阳地
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
《洛阳牡丹记》开篇《花品叙》中有这么一段
话，交代了欧阳修在洛阳生活期间与牡丹的交集:
余在洛阳，四见春。天圣九年三月，始至
洛，其至也晚，见其晚者。明年，会与友人梅
圣俞游嵩山、少室、缑氏岭、石唐山、紫云洞，
既还，不及见。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见。
又明年，以留守推官岁满解去，只见其早者。
是未尝见其极盛时，然目之所瞩，已不胜其
丽焉。
天圣九年即公元 1031 年，欧阳修初至洛阳，在洛
阳“四见春”，即他在洛阳任留守推官的 3 年多时
光( 公元 1031 年—1034 年) 。此时，天性浪漫不
羁的他正值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之年纪，来到爱花
之风盛行的洛阳，对牡丹的喜爱自是与日俱增。
“伊川洛浦寻芳遍，魏紫姚黄照眼明。”［8］在 3 年洛
阳生涯中，欧阳修对洛阳牡丹观察欣赏并走访调
研，收集记录牡丹品种和栽培方法，于景祐元年作
成《洛阳牡丹记》。
《洛阳牡丹记》主要由 3 部分构成:《花品叙第
一》，记述洛阳牡丹的 24 个品种; 《花释名第二》，
阐述牡丹品名得名缘由，兼述牡丹颜色、形态、产
地等;《风俗记第三》，记述洛阳地区爱花、买花、赏
花、贡花、接花、浇花、护花、医花的风土人情，并涉
及种花、接花、养花的相关培育技术。从博物知识
视角看，此书载有大量牡丹的生物知识，包括牡丹
品种命名、品种分类、种植技术、养护之法等，是一
部内容丰富的牡丹科普之书。正如路成文所言:
“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不仅层次井然，结构完
整，而且内容充实而丰富，体现出理性、科学的态
度，是 宋 代 博 物 学 著 作 的 典 范，对 后 人 影 响
极大。”［9］
二、欧《记》的博物典范作用
欧《记》问世后，周师厚《洛阳牡丹记》( 简称
“周《记》”) 、陆游《天彭牡丹谱》( 简称“陆《谱》”)
相继而著。将周《记》、陆《谱》与欧《记》进行对比
可以发现，两者多处存有模仿欧《记》的痕迹。对
于后两者而言，欧《记》在博物文本体例、知识呈现
方式、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上都可称为牡丹谱录
典范。
( 一) 牡丹博物文本体例
欧《记》共 1 卷，分 3 部分———《花品叙》《花
释名》《风俗记》。简括之，即先总叙、再叙牡丹花
品，最后是牡丹风俗类聚。
周《记》晚出欧《记》48 年。周师厚，字敦夫，
鄞县( 今浙江宁波鄞州区) 人，北宋仁宗皇祐五年
( 公元 1053 年) 进士，仕至朝散郎，荆湖北路农田
水利转运判官［10］。据周《记》自序，周师厚在神宗
熙宁三年( 公元 1070 年) 三月造访洛阳，元丰四年
( 公元 1081 年) 任职于洛阳，得以目睹国色天香之
不凡，对牡丹心生无限喜爱和赞叹。周氏任职洛
阳期间，公务之余也充分欣赏了洛阳牡丹，并博求
谱录，“得唐李卫公( 即李德裕，笔者注) 《平泉花
木记》，范尚书、欧阳参政二谱”，参校三位前贤的
牡丹谱，并结合自己在洛阳了解的牡丹花品，“摭
旧谱之所未载，得芍药四十余品，杂花二百六十余
品，叙于后”，于公元 1082 年 2 月编撰成《洛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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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记》。
周《记》开篇按照牡丹千叶、多叶大分类然后
再以花色分类，罗列 109 个牡丹花品; 接着记叙牡
丹花品，介绍牡丹的花色姿容、命名之法、所列名
品花名由来等; 最后记叙《接栽种管牡丹之法》，包
括《接花法》《栽花法》《种祖子法》《打剥花法》，
对牡丹的繁殖栽培技术、传统管理经验，从理论分
析到具体方法，总结十分深入细致，非常具有可操
作性和实用性。
周《记》的大概行文结构为: 先总叙，再细叙花
品，最后记栽培技术。这基本沿袭了欧《记》体例。
周《记》序言部分和开篇首列花品，就相当于欧
《记》的《花品叙第一》，只是周将其与洛阳牡丹的
机缘及撰书缘由置于序言中交代，而欧《记》则将
二者糅合放于第一篇中。另外，周师厚开篇按叶
数、颜色分类罗列牡丹花品，也基本承袭欧阳修在
第一篇总叙后罗列牡丹花品的叙述体例。不同的
是，除了周《记》列出的 109 个花品在数量上多于
欧《记》的 24 个外，欧《记》所列牡丹是其挑出的
“特著”花品，与后一篇《花释名第二》中叙述的牡
丹花品先后顺序并不一致。而周《记》后文叙述牡
丹花品的顺序与前面罗列的顺序严格一致，一一
介绍，《花品叙第一》似起着目录的作用。第二篇，
周《记》的《续牡丹》就相当于欧《记》的《花释名第
二》，均是对每一种花品作详细介绍。第三篇，周
《记》的《接栽种管牡丹之法》，将牡丹接、栽、种、
管四种方法分别详述，从理论分析到实际操作十
分详实，是纯粹的牡丹管理经验和栽培技术之总
结。而欧《记》的《风俗记》，除叙述种、接、浇、护、
医牡丹的经验和栽培技术外，还涉及洛阳游宴花
会、爱种进贡牡丹的风习，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洛阳
推崇牡丹的社会风貌。而周《记》将洛阳的牡丹风
俗放入第二篇中与花品释杂论。如在《叙花品·
姚黄条》记述:“城中每岁不过开数朵，都人士女必
倾城往观，乡人扶老携幼，不远千里，其为时所贵
重如此。”
综上可知，形式上，周《记》没有直接延用欧
《记》的体例，但实质上也没有跳出欧《记》的体例
框架。周《记》虽在叙述顺序上有所调整，但整体
体例上基本沿袭了欧《记》。
周氏所撰牡丹谱可见欧《记》影响的痕迹，到
了南宋陆游撰牡丹谱时，这种痕迹更是明显。陆
游曾在蜀地为官 6 年，得以目睹距成都不远的彭
县( 亦称天彭) 种植牡丹的盛况，写成《天彭牡丹
谱》。《天彭牡丹谱》亦为 1 卷 3 篇: 一曰《花品
序》，记述天彭牡丹在蜀名列前茅，天彭牡丹的栽
培发展史及分布情况，并按花的颜色分类次第，共
记录 65 个牡丹品种。二曰《花释名》，对天彭牡丹
特有的 34 个花品的命名方法、名称由来、花色姿
容一一作了描述。陆游在此篇开头言:“洛花见纪
于欧阳公者，天彭往往有之，此不载，载其著于天
彭者。”因此，陆游只记述欧《记》中无载的牡丹花
品。三曰《风俗记》，记载天彭一带人们爱花、养
花、赏花的种种习俗，兼及彭州人长期积累的许多
种植养护牡丹的经验总结。
陆《谱》完全模仿欧《记》体例，甚至连每一篇
的标题都保持一致。陆《谱》成书于公元 1178 年，
相较于公元 1034 年完成的欧《记》，晚了约一个半
世纪，中间产生了沈立《牡丹记》10 卷、宋敏求《河
南志·牡丹花品》、张峋《洛阳花谱》3 卷、张邦基
《陈州牡丹记》1 卷、史正志《浙花谱》等牡丹花谱。
可惜这些牡丹谱除了张邦基《陈州牡丹记》1 卷得
以保存外，其余全部已佚。但是在陆游生活的年
代，据南宋朱弁 ( 公元 1085—1144 年) 《曲洧旧
闻》卷四提及“宋次道《河南志》于欧公花品后又
增二十余名”［11］可知，当时社会上至少宋敏求所
著牡丹谱还在流传，而陆游在为彭州牡丹撰谱时，
完全参照的是欧阳修的行文模式，将欧《记》行文
篇章结构完全承袭。这就说明无论陆游是否阅览
过其他的牡丹谱，起码他一定读过欧《记》，并在看
到彭州牡丹盛况时，才激发了为彭州牡丹撰谱的
想法。他将欧《记》撰谱方式奉为自己撰谱的圭
臬，这也反映了欧《记》在南宋产生的重大影响力，
不仅其为植物撰谱的想法成为启发后人模仿的思
想源泉，其书也成为了后世撰写植物谱录的范文。
欧《记》虽不是中国古代产生的第一部牡丹谱录，
但实际上它在诸多方面都发挥了牡丹谱录的开创
之功。
当然，陆《谱》完 全 仿 欧《记》体 例，除 了 欧
《记》的重大影响力和突出成就之外，还包含有陆
游的情感寄托这一隐性因素。
首先，陆游在彭州任官时的牡丹见闻，与欧阳
修在洛阳任官期间的牡丹见闻有相似之处，因而
才对撰写牡丹谱产生了共鸣。北宋晚期，金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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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战乱迭起，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北方陷入了金
人的统治之下，中原牡丹的繁华景象不再。牡丹
栽培中心也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而向相对太平
的四川西南一带转移，彭州的牡丹培育尤为突出，
彭州成为了新的牡丹栽培中心。作为牡丹爱好者
的陆游，任官成都期间，也充分见识到彭州牡丹的
繁盛景象，不免生出模仿前贤欧阳修为牡丹作谱
的想法。他在该谱《风俗记第三》中道: “天彭号
‘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遗风。”西京洛
阳牡丹被欧阳修封为“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
人称洛阳为“花都”。陆游在书中言: “牡丹在中
州，洛阳为第一; 在蜀，天彭为第一。”可见，对比洛
阳牡丹的天下第一地位，彭州牡丹被陆游奉为“蜀
第一”的地位，时人也称彭州为“花州”。可见，陆
游将彭州与洛阳比照的心理很是明显。
其次，因彭州号“小西京”，《天彭牡丹谱》也
饱含了陆游怀念家国故土的爱国主义情怀。他在
《谱》尾写道:“嗟呼，天彭之花，要不可望洛中，而
其盛已如此。使异时复两京，王公将相筑园第以
相夸，尚予幸得与观焉，动荡心目又宜何如也!”陆
游看到天彭牡丹的繁茂景象，不禁联想到昔日洛
阳、开封的牡丹盛况。而今两京陷入金人的统治
之下，不免感叹，若有生之年，两京收复，王公将相
在各家府第建起的园圃内畅享牡丹游宴盛会，竞
相夸花以媲美，他有幸参与其中，一睹花容盛况，
那种赏心悦目的激动心情都不知该如何形容了。
因此，这里的天彭牡丹，寄托有陆游怀念故土家
国，收复已失故都的美好愿望。陆游曾在看到自
家小园的牡丹时，感叹亡国故土未能光复，慨然赋
诗一首《赏小园牡丹有感》: “洛阳牡丹面径尺，鄜
畤牡丹高丈余……周汉故都亦岂远，安得尺箠驱
群胡。”［12］作为著名爱国主义诗人，其一生作诗近
万首，均饱含炽热的爱国情怀，而在为牡丹撰谱时
也同样展露出这份家国情思。这是南宋那个积弱
的时代印盖在陆游身上的时代印记。
( 二) 牡丹博物知识呈现方式
欧《记》对后世谱录体著作的影响，除了体例
之外，亦在知识呈现方式上起到了范式作用。
欧阳修、周师厚、陆游三人是不同时空的牡丹
爱好者，他们各自均积累有大量的牡丹生物知识
及人文知识。那么这些牡丹知识在他们各自的谱
录中是如何被记载的呢? 他们对同一知识的记载
是否具有关联性，是否形成了同一语言描述模式?
首先，试看三谱中对牡丹花品的记载。这里
且以被称为“花王”的姚黄和被称为“花后”的“魏
花”为例，详作分析:
姚黄者，千叶黄花，出于民姚氏家。此花
之出于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马坡，其地属河
阳。然花不传河阳传洛阳，亦不甚多，一岁不
过数朵。( 欧《记·花品释》)
姚黄，千叶黄花也，色极鲜洁，精彩射人，
有深紫檀心，近瓶青旋心一匝，与瓶并色，开
头可八九寸许。其花本出北邙山下白司马坡
姚氏家，今洛中名圃中传接虽多，唯水北岁有
开者。大抵间岁乃成千叶，余年皆单叶或多
叶耳。水南率数岁一开千叶，然不及水北之
盛也。盖本出山中，宜高，近市多粪壤，非其
性也。其开最晚，在众花凋零之后，芍药未开
之前。其色甚美，而高洁之性，敷荣之时，特
异于众花，故洛人贵之，号为花王。城中每岁
不过开数朵，都人士女必倾城往观，乡人扶老
携幼，不 远 千 里，其 为 时 所 贵 重 如 此。 ( 周
《记·叙花品》)
对比欧《记》、周《记》两 书 对 于 姚 黄 的 记 述，欧
《记》“姚黄”条记述顺序及内容是: 姚黄的叶数颜
色、花的出处( 即命名缘由) 、花传历史、在洛阳培
植情况、开花情况; 周《记》《姚黄》条记述顺序及
内容是: 首先描述姚黄的叶数颜色，接着交代命名
来源，再述洛阳花圃中的分布情况及不同地区花
开情况，然后分析姚黄适合生长的地理环境，认为
市中粪壤不适合其生长，最后讲述姚黄被封为花
王的特异之处，及洛阳城中人 士 对 它 的 喜 爱 和
珍重。
以上可以看出，周《记》对欧《记》中记述姚黄
的几个方面基本涉及，只是周《记》对各个方面的
知识进一步具体展开，描述得更为细致具体。如
对花色的描述，欧《记》仅用“黄花”一词对花色作
整体描述，而周《记》描述黄色基本色后，还用“色
极鲜洁，精彩射人”等修饰词突显花色的艳丽明
亮，进一步描述花色，加强花的感官色彩。同时，
还记录花的雌蕊子房、雄蕊部位的颜色和形状，对
花各部位颜色的记载也十分细致具体。当然，由
于两书成书时间不同，洛阳姚黄培植的情况也会
有发展变化，所以，对姚黄花开和分布的情况，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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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描述有所差异这不难理解。如欧《记》: “然花
不传河阳传洛阳，亦不甚多，一岁不过数朵”，但到
了周《记》: “今洛中名圃中传接虽多”，可知姚黄
在洛阳的培植增多了。
另外，周《记》除描述姚黄基本生物特征之外，
还在欧《记》涉及的基本生物要素基础上，增记了
姚黄新的特性: 花适宜生长的土壤环境。“盖本出
山中，宜高，近市多粪壤，非其性也。”这可视为知
识积累中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说明他对牡丹的
了解不仅仅停留在观察其花色姿容、花开情况等
直观可得的外在特性，还开始走向分析影响牡丹
生长的客观环境，了解牡丹不能直接通过肉眼观
察到的内在习性。他对牡丹的了解从直接观察所
得，走向了理性科学分析。
再看两书对于“魏花”的记载:
魏家花者，千叶肉红花，出于魏相仁溥
家。始樵者于寿安山中见之，斫以卖魏氏。
魏氏池馆甚大，传者云: 此花初出时，人有欲
阅者，人税十数钱，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
氏日收十数缗。其后破亡，鬻其园，今普明寺
后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麦。花传民
家甚多，人有数其叶者，云至七百叶。钱思公
尝曰:“人谓牡丹花王，今姚黄真可为王，而魏
花乃后也。”( 欧《记·花品释》)
魏花，千叶肉红花也。本出晋相魏仁溥
园中，今流传特盛。然叶最繁密，人有数之
者，至七百余叶，面大如盘。中堆积碎叶，突
起圆整，如覆钟状，开头可八九寸许，其花端
丽精彩，莹洁异于众花心。洛人谓姚黄为王，
魏花为后。诚为善评也。近年又有胜魏、都
胜二品出焉，胜魏似魏花而微深，都胜似魏花
而差大，叶微带紫红色，意其种皆魏花之所变
欤? 岂寓于红花本者，其子变而为胜魏; 寓于
紫花本者，其子变而为都胜耶? ( 周《记·叙
花品》)
归纳起来，欧《记》对魏花的记叙包括叶数花色、命
名缘由、种植移栽史、一个重金赏花的传闻、花传
民家与人数花叶，引用钱惟演封“姚黄为王，魏花
为后”的话语等一些内容。周《记》对姚黄的记载
省去了欧《记》中移栽史、传闻等偏人文性的内容，
而增添了花叶的大小、浓密、形状等牡丹生物特性
的描写，用“繁密”“面大如盘”“突起圆整，如覆钟
状”“开头可八九寸许”等语言来展现花容花形，
形象具体，读之若见。最后，周《记》还将魏花与胜
魏、都胜二品进行颜色的对比。胜魏、都胜是由魏
花培育出来的新品，经比对显示出差异，让人对魏
花的颜色认知更加清晰，能够提升人对魏花的辨
识，表现出作者具有生物辨识的意识。
比对两书“魏花”条可发现，欧《记》对花的姿
容特征描述十分简洁，描述性语言非常少，只有
“千叶肉红花”一句，对花的移栽传闻记叙较多。
而周《记》更加偏重对魏花本身生物特性的描写，
对花的颜色、叶数、形状、大小、花叶的繁密程度等
均有细致的描述，更加接近于现代博物科学普及
读物上的生物知识介绍。依据周《记》书中对花的
描述，人们已经能够大致辨识出牡丹的花品，而欧
《记》对花的姿容特征描述过于简洁，还难以据此
直接判断花品。
从以上两例可以发现，欧《记》对牡丹花品的
记录虽简单平实，但基本奠定了记叙牡丹的主要
内容要素，周《记》在沿袭欧《记》时，对牡丹的花
容姿色描述更为细致深入，语言上更多彩。同时，
周《记》不完全止步于传承要素描叙，而是进一步
增补了牡丹新的知识层面。另外，两者在记录描
述牡丹时，虽然表现出思路相因循，解释模式相一
致，但无论是从内容侧重还是描述性语言上均可
以看出，欧《记》到周《记》，记载的人文性内容在
减少，生物性知识在增多，知识的呈现逐渐走向客
观科学，走向了理性科学分析。
( 三) 博物君子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
欧《记》作为现存的具有开创之功的谱录著
作，不仅在形式体例的原创性、内容要素的丰富性
上是后世谱录著作的范本，欧阳修在著谱时怀有
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更是为周师厚、陆游所传
承和发扬。
首先，以理性批判精神思考自然。自古儒士
“以一物不知为耻”，理学盛行的宋代，士人不再满
足于认知范围的广博，而是追求“不离于物，不物
于物”的境界，从认知深度、理解和运用层面上对
物进行理性的思考，达到穷理致知和涵养心性的
双重功效。欧阳修在《记》中对牡丹一些自然现象
的描述就展示了其理性思考。如在论述为何洛阳
牡丹位居天下第一时，“说者多言洛阳于三河间，
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没，测知寒暑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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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与顺于此，此盖天地之中，草木之华得中气之和
者多，故独与他方异”。论者多从洛阳居于天地中
心，草木之花得到大自然的中和之气多，因此牡丹
在洛阳生 长 茂 盛 探 究。欧 阳 修 对 此“甚 以 为 不
然”，批驳道:“夫洛阳于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贡道
里均，乃九州之中; 在天地昆仑磅礴之间，未必中
也。又况天地之和气，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
中以自私。”欧阳修不循常道之言，以理性客观之
精神，评判牡丹在洛阳最为繁盛这一自然现象。
其次，亲自观察、实地走访，以严谨的科学态
度识物。欧阳修对牡丹的认知均来源于亲自观
察、实地走访。为寻得牡丹佳品，欧阳修与好友苏
舜钦不惜冒风雨长途跋涉入山寺访求。明道元年
( 公元 1032 年) 春，寒食节前，欧阳修和苏舜钦机
缘结伴到花山寺访求牡丹佳品。苏舜钦看到花山
寺后牡丹园中杂草丛生，作《题花山寺壁》之诗劝
僧人:“寺里山因花得名，繁英不见草纵横。栽培
剪伐须勤力，花易凋零草易生。”流露出他对寺僧
不修葺庭园，任杂草丛生，不爱惜牡丹花的责备之
情，以及对牡丹的怜惜之心。后两人选挖了一株
牡丹，准备下山时，突降大雨，欧阳修作诗《寒食值
雨》，末两句“寻芳无厌远，自有锦障泥”道尽了他
对牡丹的珍爱之情。归洛阳后，二人将此株牡丹
移植于普明寺中，后其开出奇异的红花，钱惟演将
其定名为“岳山红”，成为了洛阳牡丹的名品。
欧阳修以学者身份寻访于山川寺院、游览于
名庭园圃，遍访洛阳的五大牡丹名园，感叹洛阳牡
丹园圃“最盛于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
街与郭令宅”。其向寺院释僧询问，向门园花工咨
询，与诗友同僚交流谈论。在明道元年，钱相府第
临辕驿、双桂楼落成，钱惟演就举行了一次诗文游
赏活动的“万花会”。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记
载:“西京牡丹闻于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
宴集之所，以花作屏帐，至于梁栋柱拱，悉以竹筒
贮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也。”［13］此次花会期间，
钱惟演命谢绛、欧阳修、尹洙都作相关的纪念文
章，引发三人间的切磋。三人分别写了《临阛馆
记》和《双桂楼》。
正是这些平日的所见所闻，或亲自观察，或实
地走访，使欧阳修对牡丹的观察更为细致全面，对
牡丹的认知不断深入，并形成了把当时洛阳牡丹
的发展盛况、花色姿容、品种变异、育种途径、花工
总结出的牡丹栽培经验以及民俗风情忠实记录下
来的自觉。他对牡丹生物属性的记载，包含丰富
的牡丹生物学知识和品种学知识，可谓宋代牡丹
生物学史的科学论著; 他对牡丹栽培移植技术的
记载，虽是经验的总结，却符合牡丹演化过程中的
遗传变异规律，也与当时所达到的繁殖栽培技术
高度一致，可谓牡丹繁殖演变的信史，在中国花卉
学、品种学、栽培学上均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具体来看，如第一篇《花释名》中记述了 24 种
名贵品种名称的来历，并总结出“牡丹之名，或以
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异者而志
之”的命名方法，说明欧不只是在做知识的谱记工
作，还对积累的知识进行了分析归纳，总结出了普
遍性的共同命名方法。同时，他对牡丹品种的花
期、花叶、花形、花色、花姿等显著特征予以相当科
学的描述，如花分“千叶”“单叶”，红色花分“深
红”“肉红”“浅红”等。这种生物学的描述直到今
天还为人们所沿用。如今看来，这些做法都是以
科学的方法、态度对知识进行的分类、归纳、总结。
欧《记》中体现出的这些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
在周《记》和陆《谱》中均得以传承。
周《记》记载有 109 个 牡 丹 品 种，相 对 于 欧
《记》中列出的 24 个品种，数量上大大增加。周氏
有出蓝之胜，他不仅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而且对
洛阳牡丹的研究较欧公用力更勤。
周氏在洛阳居官期间，在吏事之余，亦从容游
赏牡丹，博求前贤时彦谱录，“按名寻访”，抱着认
真严谨的态度，用心地观察了解牡丹。加之他仕
洛前省亲途经洛阳时，已游“精蓝名圃，赏及牡
丹”，在仕洛的“岁余”时间里就把“甲第名园”里
的“奇花异卉”“十始见其七八”［14］。可见，周氏对
于牡丹的考究用心颇多，不仅停留在亲眼观赏，还
对比文献记载，进行实地调研，以科学探究的精神
去考证文献，认知牡丹。
不仅如此，周《记》在对牡丹繁殖栽培技术的
总结上，从理论分析到具体方法，更是体现出了科
学的原则和方法。以接花法为例，选、削、接、缚、
埋、看一系列程序都有严格的操作要求，选接头要
“平而阔”，削接头要“勿令作陡刃”，接接头要“令
根皮包含接头”，缚接头要“系缚欲密”，埋接头要
“细土埋之”，看接头要“勿令根下生妒芽”。除接
花法之外，周《记》对“栽花法”“种祖子法”“打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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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宋代接、栽、种、管牡丹的一整套经验，都忠
实而详尽地记录了下来，其科学原则和方法，许多
至今仍被沿用。由此可见，周氏不仅延续了欧公
的亲验精神，还加以科学方法的运用，使得周氏撰
写出的牡丹谱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科学价值。
陆《谱》共记有 67 个彭州牡丹品种，特选其中
34 种释名。陆游居官成都的 6 年间，以自己的耳
闻目睹、实地考察，积累了对彭州牡丹的充分认
识。陆《谱》载: “天彭三邑( 即九陇、蒙阳、崇宁)
皆有花，惟城西沙桥上下花尤超绝，由沙桥至堋
口、崇宁之间亦多佳品，自城东抵蒙阳则绝少矣。”
可见，陆游对牡丹在彭州地区的栽种地域分布情
况十分了解。陆《谱》亦载: “崇宁中州民宋氏、张
氏、蔡氏，宣和中石子滩杨氏，皆尝买洛中新花以
归。自是洛花散于人间，花户始盛，皆以接花为
业，大家好事者皆竭其力以养花，而天彭之花遂冠
两川。”可见，陆游对彭州牡丹的栽培发展史也有
过探究。
同时，陆《谱》还总结出彭州人长期积累的许
多种植养护牡丹的经验，提出了一些牡丹生物学
的新名词。有些名词至今仍被使用，如“祖花”
“子花”。言“花之旧栽曰祖花”，即用原有种子播
种繁殖的牡丹所开之花; 用某某祖花上采集的花
粉授到作为母本的花朵上，使其授精结子，然后播
种开出的花即某某的“子花”: “泼墨紫者，新紫花
之子花也”，“绍兴春者，祥云子花也。”又如“养花
天”成为了牡丹养殖学流传至今的专用术语。这
些新名词是陆游在总结牡丹养殖经验时进行理性
分析的产物，体现了他作谱时怀有的理性精神和
科学态度。
三、文人的博物理性
在北宋政坛、文坛均具重大影响力的欧阳修，
研墨挥笔为牡丹单独作谱，《洛阳牡丹记》问世，其
后周师厚、陆游等人亦创作了牡丹谱。宋代文人
墨客纷纷为牡丹作谱著录，不可谓不引人注目。
欧《记》问世后，对后世牡丹谱录编撰产生了
重大影响。无论是与其约生活在同一个年代的周
师厚，还是在其后约一个半世纪的陆游，在为牡丹
著述时均沿袭了欧《记》，足见欧《记》在植物谱类
著作中具有的开创之功。在启发文人为植物作谱
的同时，其背后产生的推动人走近自然、了解自
然、观察自然、欣赏自然，并将积累的自然知识和
技术经验通过文字记录在册，供世世代代参阅学
习的精神，则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这些有关牡丹的谱录著作更是带有博物性质
的文本，将周《记》、陆《谱》与欧《记》对比分析可
知，在博物文本体例上，欧《记》开创的“花序、牡
丹释名、风俗记”体例得到了传承，成为了记载牡
丹知识，撰述牡丹博物之书的样板; 在博物知识呈
现方式上，介绍牡丹知识的内容要素、描述语言、
叙述逻辑结构得以延续，逐渐成熟，并逐步形成固
定的记叙模式，并在牡丹知识的获取上，呈现出由
直接肉眼观察走向理性科学分析的趋势; 在科学
思想上，欧阳修作为博物君子的宋代士大夫，在认
识牡丹的过程中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熠
熠生辉，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后世博物君子们，推动
着中国古代的博物之学逐步向科学理性靠拢。
在传统经典学问的“雅文化”才是正道，而经
验技术之学为士大夫所不齿的“俗文化”的宋代，
欧阳修、周师厚、陆游作为宋代士大夫，却怀着理
性科学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去探索认知牡丹
的生物习性、风俗类聚，并用笔墨分类释名、详细
记录，俨然谱就宋代牡丹的科普读物，使中国古代
科技史放射出一束极为闪耀的理性之光，展现出
宋代文人更为丰富的博物理性世界。
广而论之，若从知识社会学视角视此，可说宋
代在牡丹的知识传播上，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知识
记载范本; 在知识获取上，具有实地走访，亲自观
察的科学认知方式，形成了亲验的科学传统和理
性精神。除了牡丹谱之外，中国古代还出现了梅、
兰、竹、菊、海棠等植物谱录，鸟兽虫鱼等动物谱
录，各类谱录汇集构成了中国传统博物学知识体
系的一部分，如果将牡丹谱录的这一发展变化规
律，放之整个中国古代的各类谱录中，则可窥见整
个中国古代传统博物学的一角图景。这幅图景上
有其自身独特的颜料，形成了一套固有的绘画手
法和样版，也在传承着不变的精神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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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Ｒational World of Scholars from Song Dynasty
—Based On the Studying of Notes of Luoyang Peony by Ouyang Xiu
KE Li-yu
( College of Humanitie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Works of genealogy in ancient China are all texts of natural history，Notes of the Luoyang Peony
written by Ouyang Xiu，the world’s earliest peony spectrum，exert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gentlemen of
natural history and promotes the natural science of ancient China to get closer to science． It becomes the typical
model of the later peony spectrum in the writing style of the text，ways of recording knowledge，rational spirit
and scientific attitude for studying natural history，such as exemplar of Notes of the Luoyang Peony by Zhou
Shihou and Peony Spectrum in Luoyang by Lu You． Notes of Luoyang Peony by Ouyang Xiu has a model role of
natural history，which profoundly affects the gentlemen of natural history from future generations，shows the
natural view of the Song Dynasty literati and the rich physics of natural history，and promotes the science of
ancient Chinese museums to gradually move closer to scientific rationality．
Key words: Ouyang Xiu; peony; natu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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